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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时间跨度的新认识

孙润南，  刘洺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精准研判，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时间跨度作出了新的表述。分析这一变化，必须完整认识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演化和历史实践，尤其

关注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认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节点，交互比较成为社会

主义阶段划分的重要判断标准；尤其围绕基本实现现代化判断的提前，成为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

要标识，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标准的可预期回答和理论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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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 ’s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 Span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UN Runnan， LIU Mingyi
（School of Marxism,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s an accurate judgement of the stage of socialism that China is in. The re-

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made a new statement on the time span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o analyze this new change, we must ful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divi-

sion of stages of socialism,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generated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ajor junc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oss comparis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f judgement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stages of socialism, especially

the early judgment based on the basic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ob-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can constantly

form predictable answers and theoretical reserv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standard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Keywords: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the stages of socialism; basic realiza-

tion of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

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1]20 这是党的二十大对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一具体国情的唯一表述，更是自党的十

三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表述“长

期处于”这一长时段定性有所保留，如表 1所示。

2021年，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

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

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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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

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

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

过程。”[2] 474-475

 
 

表 1    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表述

会议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表述

党的十三大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

党的十四大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五大 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六大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七大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党的十八大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党的十九大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党的二十大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每一个历史方位的提出和调整，都蕴含着中国

共产党对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主要任务等方

面的思考。那么，为什么党的二十大对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时间跨度表述出现了变化？不同发展阶

段的理论侧重何在？在新发展阶段理论的指引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时间是否更加可预测？

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当

然，当下还不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成有所定

论，但是从新发展阶段的提出与完整论述，到党的

二十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表述有所

改变，可以预测的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

间跨度理解或有了新的看法和思考，或有了理论

储备。

那么，回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演化与历

史实践，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发展阶段

的关系，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关

键，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道路的重要指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阶段划分理论的重要研究分支。只有科学认

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基础，才能作出更多可预期的判断。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演化与

历史实践
 

（ 一 ） 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溯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两个概

念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只有在评述早期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思想时才加以区别[3]。要明确社会主

义阶段划分的理论溯源，需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构

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从实现共产主义

的长期性上分析阶段划分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

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 共产主义社会首

先实现对以往所有社会形态的超越，既超越了个体

发展高度依赖他人和社会的“人的依赖性”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超越了个体

独立性建立在商品和货币关系基础之上的“物的依

赖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存

在剥削，人的劳动将摆脱旧式分工所带来的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因而实现了消除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之间的价值差异，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

段，其本身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发展的自

由时间得到延长，真正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

《哥达纲领批判》一文指出：“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

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

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

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

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5]435-436

物质需要不再是基本生活诉求，人们将更加关注精

神境界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改善，共产主义就是这

样一个包含了人类至高理想的现实运动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确定了共产主义的性质特征，这

也是共产主义的最高上限。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状

况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实现共产主

义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然要求阶段划分以指

导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阶段划分上更加侧

重各领域发展的现实状况，《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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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表

述[5]435，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之间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

期。”[5]445 此外，马克思提到：“我们这里所说的是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

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

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

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434

实现共产主义，依然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现实问题，

必须划分阶段以明晰特征。 

（ 二 ） 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早期实践与理论形成

俄国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

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作为推动社会主义从理论

到实践的伟大领导者，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

中更多地将具体发展问题纳入对社会主义本身和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考中。

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分方面，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划分的“共产主义第一

阶段”直接称为“社会主义”[6]，更加关注当时已经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发展状况。在社会主

义阶段的探索方面，列宁先是在 1918年 3月的《就

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中，

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概括为“完备形式的

社会主义” [7]60；而后，在同一时期的《苏维埃政权

的当前任务》中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表

述[7]129，实际上也指代“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以上两种表述是伴随对俄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

理论思考而形成的：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是必然

的，但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另

一方面，要立足社会发展的当下现实制订规划，明

确诸如高薪聘请国内外专家等政策的可行性。

1919年 12月，列宁在《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

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

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

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 [8] 这里的

“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具体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也与当时俄国的发展背景相

符。对这一阶段的研判为列宁科学分析俄国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践方式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

列宁之后发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直接过

渡方法不符合俄国的实际情况，转而采取更符合国

情的新经济政策等打好了阶段理论基础。 

（ 三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的中国实践依据与

理论原创

1956年，中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国内依然存在阶级。根据马克

思恩格斯经典理论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仍

然处在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社会主

义”[9]132。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研判，体现

了党对国内和国际环境的深刻认识和反复思考。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党对社会主义阶段及

其划分依据的认识不断加深，呈现一个逐步演化的

过程。

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

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

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

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

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

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

主义社会了。”[10] 这一分析明确对所处社会主义

阶段的划分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判断标准的

演化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制

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1]53，这是党中央在总结

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又一次对

中国所处阶段作出的表述。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

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社会

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

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

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2]252 党的十三大

明确指出：“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

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

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

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已经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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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13]9-12。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

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包含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依据：首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而

不是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三大改造完成奠定了制度

基础，国营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控制力大幅提

升，资本主义经济不再能够控制国计民生；其次，邓

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3，是将社

会主义的发展视角限定在了中国的范围内，其实际

开始时间也应是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这也意味

着在单一国家的角度上，斗争更多地通过发展的形

式表现出来；最后，在继承毛泽东对中国“不发达”

的社会特征和生产力判断依据的基础上，邓小平将

其凝练为“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并通过社会主要

矛盾作为外化表达。由此，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理论

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三、当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认识与分析
 

（ 一 ）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现状

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出的一个普遍

结论是其不发达性。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

一个国家政治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其经济

仍处在不发达阶段，即“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

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

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14]。其在本质上是一种

不完全、不成熟、不发达、“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

主义，是为完全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奠基

的“准社会主义” [15]5。这一阶段更深刻地反映了

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的普遍历史特点，其不是根

据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

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特指中国发展所必须

经历的特定阶段[16]32，是构成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17]。同时需要注

意，有学者认为，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和苏联一样，都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

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仍然处在

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社会主义” [9]132，

“先有现代化后有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颠倒为

“先有社会主义后有现代化”的历史逻辑[18]32，这更

使得不发达性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但

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不能局限在经济发

展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意识形态、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初级阶段，是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文明道路，在力求经济崛起而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历史任务[19]。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其内部也存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

一些阶段党中央并未直接作出指示，而是随着每一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围绕的目标和工作重点而

直接展开相关工作，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坚持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由

于直到今天还缺乏典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导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逻辑起点并发挥指导性作用[20]。

从马克思对社会发展三阶段的划分来看，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属性主导下“物的依

赖性”阶段，坚持“物的依赖性”社会生产的充分发

展并充分占有这个生产的全部成果，是最终促进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朝着“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

义方向不断转变的前提[21]。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要认识到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每一个

小阶段，中国的发展状况、发达程度都会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相应发展，这虽然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中的量变，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

小阶段中都会出现社会发展新特征[22]20。因此，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断

增多，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断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朝着中高级

迈进[23]。 

（ 二  ） 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为主要依据，以改革开放为坐标原点，在创

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后进入

的社会发展新时代，其映照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进程[16]35。同时需要注意，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时代不是平

行关系、替代关系、超越关系，进入新时代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内部发生部分质变、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变化的直接结果[24]22，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25]，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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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国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时代。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

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经

济溯源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大

约在 2012年前后 ，在 2012年中国经济正式告别

“保八”，并且此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这实际上意

味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6]。

然而，需注意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致，

这一历史方位依然是在“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下产生的，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是新时代在发展问题方面的集

中体现，是对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目标任务的话

语表达[27]8。新发展阶段并没有对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形成飞跃的根源归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

标任务仍没有完成，即中国当前还未彻底解决“可

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5]575 和在

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超越的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28]。

但是，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又是

“现代化的 ‘阶梯式递进 ’” [29]，这代表着新发展阶

段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经过几十年

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对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探索历史方位优良传统的延续，标志着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30]。

因此，新发展阶段这一认识与理论创新，可以被看

作为了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作出的理论储备。

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习近平所论述的“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

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

求”[2]47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跃迁创造最新

的现代化文明条件，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外，还要从中国文化、

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实际出发，全面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全面

拓展社会主义建设方向[31]。 

（ 三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再认识

如果从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周期来看，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大概可以

将党的二十大作为一个关键节点。对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理论观照在党的二十大前后呈现两个

状态。

在党的二十大之前，理论上更关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

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

一百年，动摇不得。”①[12]370-371 需要一代、几代甚

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不能超越阶段去做不符合社会

发展规律的事情。在中国改革开放前 30年的探索

和建设中，出现过“超阶段”的失误，这是中国新时

期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转向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客观原因和现实依据[15]6。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承担了两个历史任务：第一个是解决社会主

义低起点的历史课题，也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

社会主义需要“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

化、现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在第一个历史任务

的基础上向前走，初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果

只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那只是完成了一个特殊的

“初级阶段”，即中国自己的初级阶段。只有既完

成了“补短板”，又完成了“在自身基础上向前发

展”的双重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得以

跨越[32]7。

在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和新发展阶段，更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

性和发展性。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注重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系统性、整体性、集成性。不

但对内注重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全新思考、加强党

的内外建设、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而且对外更加注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在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保持发展自主性，减少

对外依赖性[3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关键在

于解决落后和贫困问题，唯有让贫困人口富起来、

强起来，中国社会整体才能实现“强起来”[34]，新时

期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改革，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得社会

主义体制机制日臻成熟完善，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影响社会主

义优越性发挥的诸多障碍得到了缓解[35]。而新发

展阶段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迈向更高阶

段的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未来发展方

向，拓展了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状况的探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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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阶段如何实现新

发展的问题[27]5。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持续时间的

标准变化与分析
 

（ 一 ）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持续时间的判断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时间，学界并没

有统一的答案，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种回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在本世纪

中叶结束”。大部分学者认为新发展阶段的目标直

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过程中实现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

标，则是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迈进更高阶段的

条件，迈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时间节点为本世纪

中叶，即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间节

点[36]。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阶段。”[37]822 有学者认为，由此可以锚定新发展阶

段的时间范围，即本世纪中叶 [38]。新时代不仅是

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还是指从党的十八大

以来到本世纪中叶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

阶段。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会在本世纪中叶同时

结束。

第二种回答是“2035年结束论”。有学者认

为：2020年，中国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以 2035年为新标志，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开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到 2049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 2078年，在改革开放 100周

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到 21世纪末，

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铸就

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9]。

第三种回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本世纪中

叶后结束”。有学者认为，党的十五大提出“至少

需要一百年时间”，但这并非强调只要有 100年就

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只是一个最低标

准的时间预判，并非绝对清晰的某一天、某一月、

某一年的时间节点 [24]20。党在阶段性特征极其明

确地表明之前、在深入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前，不会

轻易地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至少延伸到 21世纪末，其中 2050—2100年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期，是真正全面地建设

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就社会关系来说会具有更充

分的社会主义属性和更多的共产主义因素 [32]9；甚

至有学者认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仍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

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总体替代和否

定应是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只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表明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

仍处在初级阶段[40]。 

（ 二 ）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认识与再讨论

当下重新认识和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问题，有两个较为关键的切入点，也就是“质”和

“量”的关系问题，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深

刻切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为“质”，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方位是不变的。必须明确中国已

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基

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已经确立，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

在这一基础上不断探索。习近平同时强调：“即使

实现了现代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

持下去，仍然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2]474

另一方面为“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质的

规定性上，内含了量的积累与发展，量变带来部分

质变，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量的变化主要

有三个层次：其一，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随国情

发展而变化。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

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

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

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1]54 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 可以看到，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状况，是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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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断发展的表现。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

斗目标和战略目标不断演化。党的十三大首次在

文件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理性，并将其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问题加以把

握，同时在基本路线中对于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明

确指示，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3]15；党的十七大将

“和谐”写入基本路线[41]； 党的十九大将“美丽”写

入基本路线，并把“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

国” [42]12 。与此相对应的战略目标也在发生演化，

从最初的强调量的倍数增长的“三步走”到“新三

步走”再到强调发展质量、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这是党根据中国发展实

际作出的合理规划，对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其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2023年

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43]；

2024年 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论述[44]；同年

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再次对新质生产力作出了新的发展指示，同时对

2035年的实现目标增加了“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5]。

以上表明，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到更高层次已

成为必然要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铺平道路。新质

生产力与新发展阶段相呼应，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正确发展方向，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

关系。

由此，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状况，可

以从“质”和“量”的两个维度变化来衡量：

“质”——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位。

“量”——主要矛盾变化；阶段性目标变化；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 

（ 三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化总结与未来可能

回溯党的十三大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初

定义，“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

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

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

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

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13]12。党的十三大，实际上在当时的

历史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时间有了清

晰的表述，也就是从 1956年到 2050年前后，“第三

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

代化”[13]16。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

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42]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都

展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时代。在这一时代

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中国战略安排

从“新三步走”发展到“两步走”，即从 2020年到

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

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世

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年，

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42]28-29。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按照党的十三大标准，

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

标志，那么可以认为，这一时间节点，在党的十九大

之后，已经被提前到了 2035年。从而可以解释，为

什么党的二十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时间，

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论述。

2020年 8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

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

阶段。” [2]371 同年 10月，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

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37]822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发展阶段确实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长期的“量”积累，到“质”的变化的关键

阶段，新发展阶段实际上贯穿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最后阶段（2021—2035年），并延续到下一个阶段

的最初阶段 （2035—2050年前后 ）。习近平指出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

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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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2]475 这也从发展阶段角度确认了，基本

实现现代化，是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至于更高阶段的具体形态，学界也有所讨论，包括

社会主义将跨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那时非公有制

经济将会消亡 [46]；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下一个阶

段应当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遵守了列宁提出的

“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论[18]38；或者更

高阶段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具有一系列有别于

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22]21。

因此，再回到“质”和“量”的两个维度变化来

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状况，可以说：

“质”——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位没有变化。

“量”——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水平不再是落后而是不平衡

不充分；阶段性目标发生变化，最为核心的标识，即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规划提前了 15年；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在新发展阶段，培育和鼓

励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

改革调整新型生产关系。

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演化、历史实

践梳理，以及当前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新认

识，可以清晰地发现，从党的十三大开始系统论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阶段问题，到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长期处于”这一重要判断的审慎处理，尤

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量”这个关键维度，主

要矛盾、远景规划目标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在发生

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在

2035年结束，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发展阶段”乃至“两步走”战略安排，无一不体

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飞跃的新的思考

与理论储备。

可以比较确定的是：一方面，发展阶段的理论

判断可能具有一定滞后性，无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理论判断，

实际上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状况的；另一方面，对发

展阶段的判断，实际上伴随着历史任务的接近或完

成而产生的，如“实现全面小康”，同时也要认识到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呈现鲜明的超预期

特征 [47]。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即时

产生的认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

节点，成为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重要判断标准，也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观测标识，对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的思考也可以随着社

会发展不断形成可预期的回答和理论储备。

注释：
 

①   “基本路线”是指 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的“领导和团结全

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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